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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诉我，戴鹤轩在新中国成
立初期是文物局的技术骨干，本名叫
戴小平，小年轻一个，谈不上什么鉴
赏水平，但精通摄影。《清明上河图》
的那套高清鉴定照片，就是出自他
手。不过这人有个毛病，管不住裤裆
里那根东西，到处拈花惹草。连着出
了几回事，文物局领导只得把他调回
原籍在南京窝着。在后来的一系列
政治风波里，戴鹤轩一直悄无声息。

等到了改革开放初期，他摇身
一变，居然成了一位国学大师，戴氏
气功门徒无数，在江南一带很有影
响力，都快开宗立派了。这份能折
腾能忽悠的劲头，那绝对是一流
的。黄克武考虑到他的影响力，又
和五脉有点渊源，就派黄烟烟去游
说他。戴鹤轩肯点头，整个南京乃
至两淮就盘活了。

“明白了。”我说，忽然想到一件
事，“对了，黄老，有人托我给你带样
东西。”

“谁？”
“您认识梅素兰吗？”
一听这名字，黄克武的表情，一

下子从威严变得恼怒。我把成济村
的事情讲给他听，黄克武半天没说

话，目光朝前方望去。
我从怀里掏出那个小水盂，递

给他。黄克武接过去，看也不看就
揣到兜里，态度十分冷淡。我看他
这副反应，大为好奇：“您和她之间，
到底发生过什么事？”

“哼，那些都是新中国成立前的
旧事，跟老朝奉没关系。我跟那个
梅素兰之间，也早就没什么纠葛。
你的任务，就是把烟烟救出来，别的
事情别管！”黄克武气势汹汹地把我
的话给堵住了。

他既然表态如此坚决，我也不
好逼问。正好这时有人过来招呼黄
克武登机，他站起身来，准备出发，
走到一半，忽然又回头看着我。

我以为他还在担心，拍着胸脯
表了决心：“您放心，无论付出任何
代价，我都一定会把烟烟救出来。”

“无论任何代价？”
“是。”
“如果是让你违反原则，比如去

造假或杀人呢？”黄克武眯起眼睛。
我一愣，不知该如何回答。黄克武
道，“当现实逼迫你违背原则，你该如
何处之？这个问题是老刘让我问你
的，你现在不必回答。不过你早晚都

要面对，自己可要趁早想清楚。”
25.与宿敌联手

我在南京机场，先给那个看守
所的姚天打了个电话。他告诉我烟
烟目前还在羁押，让我下午去看守
所附近找他。姚天还说，现在快进
入流程了，想让她安然无恙，只能劝
戴鹤轩撤诉。

我放下电话，找了辆车进到南
京市里，直奔下关看守所。结果到
了那儿，人家午休，大铁门紧闭。
我没奈何，只能先在附近转悠，忽
然背后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肩上：

“许愿，你等等。”我听声音有几分
耳熟，回头一看，全身的血液霎时
全都凝住了。

药不然站在我身后，笑眯眯地
看着我，还是一脸的吊儿郎当。

“走吧，我请你吃午饭，咱俩慢
慢说。”我沉着脸，跟在他后头，拼命
按捺住扑上去一刀捅死他的冲动。

我们一前一后走过小公园，钻
进一条狭窄的小巷子里。小巷子的
尽头是另外一处马路，快拐弯的地
方，是一家卖鸭血汤的小店。小店
其貌不扬，但门面弄得特别整洁。
药不然冲我做了个邀请的手势，然

后自己先钻进去了。
药不然这么说：“我这次来，是

找你帮忙。算了，我这人嘴笨，还是
让他直接跟你说吧。”

“谁？”
药不然没吭声，这时我的大哥

大却突然响了起来。我拿起来一
接，话筒里传来一个苍老而疲惫的
声音。

老朝奉大大地叹息了一声：
“哎，你仔细想想。五脉被整得灰头
土脸，我又何尝不是？成济村的产
业我经营多年，梅素兰也是好不容
易才请到的大国手。这一下子被警
察突击曝光，全砸了。而且警察们
顺藤摸瓜，这条线上有不少人都被
捕了，我也是损失惨重。”

老朝奉这么一点，我有点回过
味儿来了。

如果整个阴谋真的不是老朝奉
主持的，而是第三方，那么很多疑问
就迎刃而解了。

这个“第三方”派钟爱华在郑
州引导我去破老朝奉的产业，又通
过某种手段让素姐说出一句关键的
谎言。素姐说的九成都是真实的，
她只在一个地方撒了谎，那就是指
出《清明上河图》的鉴定者是老朝
奉。结果我深信不疑，掀出《清明
上河图》的破绽，他们再将预先伏
好的舆论一起发动，不仅把五脉挤
入绝境，连同老朝奉也伤筋动骨元
气大伤。

“谁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这你还看不出来？谁得利最

多，谁嫌疑最大。”老朝奉的声音沙
哑，好似一只衰朽的老狐狸。

“百瑞莲？”
“不错。仇深莫过于断人财

路。刘一鸣搞本土拍卖行，意图把
持国内古董交易大盘，自然就成了
人家必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

只有恶人才了解恶人，老朝奉
果然比我和郑教授看得更为深入。
他们图谋的，不是《清明上河图》真
本，而是整个中国市场啊。

“把烟烟弄出来，我再考虑合作
的事，否则一切免谈。”我说。

“好。具体的事情，你去跟小药
商量吧，我的资源他可以全权调
动。记住，事成之前，你可不能对他
出手。”

我看了一眼药不然，勉为其难
地答应下来。

我们一前一后出了门。药不然
不敢跟我并肩而行，就跟在后头絮
絮叨叨地说：“要救烟烟，说简单也
简单，说不简单也不简单。这还得
着落在戴鹤轩身上。他如果答应撤
诉，一切都好说；他要坚持起诉，以

他在南京的影响力，我们去找警方
说情也没用，人家一句照章办理，就
挡回来了。”

“黄克武让我带了一枚大齐通
宝。”我说。

药不然吹了声口哨：“好大手
笔，就是不知那家伙吃不吃这套。”

我们回到街心公园，练功的人
已经散去，我给姚天打了个电话。
没过多久，一个小年轻走过来。

我们到了看守所。姚天让我们
在门口等着，他进了办公室张罗了
一阵，穿好了制服出来跟我们说，已
经帮我们填好了表格，可以去见见
黄烟烟，但时间不能太久。

我们两个走过一条长廊，进到
一间见面室。很快一名女警带着烟
烟进了屋。她穿着一身囚服，头发
散乱，但精神还好。她先看到我，眼
睛一亮，快走了两步，然后发现我身
旁还站着药不然，表情从惊喜转为
惊愕，继而变成愤怒。

药 不 然 伸 手 冲 她 打 了 个 招
呼，烟烟一点没客气，直接喝道：

“滚！”然后一屁股坐到椅子
上，对我劈头就问，“怎么他
会跟着你？” 16

连连 载载

前不久，国家有关部门首次向外界公
开了中核兰州铀浓缩工厂的情况，这座冷
战时期美国U2高空侦察机曾经多次飞临
窥探的机密单位，迅速成为国内外媒体竞
相报道的热点。这则消息也迅速激起了
我的回忆，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在兰州
的大学生活，更想起了20年前发生在这
座工厂我亲身经历的一件往事。

那是夏末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从
就读的兰州大学出发到报道中的核燃料
厂看望在那里工作的本村长辈。工厂建
在黄河两岸，进出南岸的职工生活区必须
经过一个铁道口。那天我从公交车下来
刚走到铁道口，警示铃声骤然响起，一根
木杆从上落下把我和同过马路的十几个
人一起拦住。货车一节节缓慢驶过，大家
焦急地等待，当最后一节车厢终于过完
时，我长舒一口气便急不可耐地想从还未
抬起的横杆旁越过铁路，这时猛然听到一
声大喊：别过，还有。我迅速止住脚步，霎
时间，一辆客车裹着风从另一个方向呼啸
驶过。我惊呆了，吓出一身冷汗，怎么也
不会想到，在这样简易的路口会有两列火
车几乎同时相向驶过。正是这样的想不
到才使我贸然前行，也正是这样的一声断
喝才使我止住了脚步、远离了危险。

事情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但那一
天那一幕却始终非常清晰地印在我的脑
海里，每每想起这件事，那一声断喝仍仿
佛震响在耳畔。迄今我也不知道是谁在
那样的危急时刻大喊了一声，但就是这
一声喝止了我可能遭遇的危险，就是这
一声让我感激不尽、终生难忘。我常常
为自己的幸运而感慨，在浑然不知危险
将至时会有人用一声断喝让我警醒，我
也为自己当时的机灵果断而庆幸，如果
不立刻止步，极有可能步入深渊。这件
事在带给我深刻记忆的同时，也给予我
诸多的教育和启迪，其中最重要的是做
人一定要心存善念，当看到别人遭遇险
境时一定要勇于发声、及时提醒，同时作
为被提醒者一定要善听善言、立即改正。

这件事也使我很自然地想到了当前
正在深入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这次教育实践活动很重要一个环节
就是要求全党“要以延安整风的精神开展
批评和自我批评”。切实做好这项工作，
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每位同志对于
别人存在的问题要敢于发声、勇于发声；
另一方面对于其他同志的批评、对于自身
存在的问题要深刻警醒、迅速修正。心存
善念才能以客观公正之心主动提醒别人、
帮助别人，善听善言才能清醒判明情况、
脱离可能招致的危险。在这场具有重大
历史意义的教育实践活动中，大家既不要
袖手旁观、闷不作声，更不要盲目自大、无
动于衷，我们应该敞开胸怀认真倾听不同
的声音，我们应该满腔热情准备随时发出
那让人警醒的一声断喝……

张 永

商都钟鼓

危险或止于一声断喝

新书架

《职场高手》
侯清香

职场，情场，官场，皆为
利场；逐名，逐利，逐欲，终为
欲场。小说《职场高手》近日
由北京宏泰恒信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策划出版。

张为康刚参加工作，年少
气盛，自恃清高的他虽然聪
明好学、业务水平高，但因为
不小心站错了队，受到了领
导的冷落，和杨敏的师生恋、
潘筱晨的办公室爱情也都无
疾而终；在单位的体检中被
发现患有先天病症，回到单
位被下派农村挂职锻炼。百
无聊赖的他应聘到了平远市
的一家房地产企业兼职，并
一路青云，在这里认识了偷
偷在公司打工的港方老板的
女儿林菁菁，陷入了公司的

内部争斗漩涡，在这里他接
触到了房地产的种种黑幕，
并几乎深陷其中……

初涉人生时，遭遇险恶职
场，你是静心反思还是愤世
嫉俗？雄心壮志起，突逢人
生大难，你是勇敢面对还是
消极沉沦？金钱、权力、美色
一朝面对，你是淡定从容还
是无所适从？张为康，一个
普通的 70 后为你演绎一番物
欲时代的平凡世界！

作者寸心，男，70 后，忙
里偷闲，偶记工作点滴，生活
感悟，抒情写意，天马行空。
始终信奉写作可以娱人，更
可以娱己，欲望不灭，创作长
存。

文史杂谈

伯俞泣杖
阎泽川

在汉代文学家刘向著的
《说苑·建本》中有一个“伯俞
泣杖”的故事。伯俞，亦作伯
瑜。汉代梁州人，姓韩，是当
时有名的孝子。

伯俞家的家规很严，因他
的父亲早故，检查家规的工作
就落在他母亲的身上。只要
犯了家规，就要挨母亲五下拐
杖，所以伯俞从小没少挨打。
后来，虽然伯俞长大成人，在
县衙里做文书工作，可是他还
是恪守家规，每天要如实向母
亲禀明自己一天的得失功过。

满头白发的老夫人，头脑
清醒，每晚聆听儿子的诉说，当
判明儿子有犯家规的行为时，
就取出拐杖，在伏在地上的儿
子的臀部连打五下。这天又听
儿子诉说：“母亲大人，今日孩
儿犯了家规。有一个朋友向我
打听衙门里的事情，我认为这
是公事，不能外传，就诳他说，
我不知道。其实我是知道实情
的，这是同‘与朋友交而不信’
的信条相违背的。”

“既然是公事不宜外传，那
就应该明白拒绝他，而不应该
采用欺骗手段来搪塞。跪下，
待我请出家法……”母亲缓缓
地一句一句地说。这套家法，
其实是起提示督促作用，拐杖
打在身上，并不太重。老太太
颤巍巍地举起拐杖，打了五
下。伯俞大哭，伏地不起。

母亲问他：“以前也曾打过
你，没有见到你哭，今天却哭起
来了，莫非你有什么委屈吗？”
伯俞回答说：“以前孩儿有了过
错，母亲打孩儿时下杖很重，打
得很痛，孩儿虽然皮肉受些苦，
心里倒没有什么；今天母亲打
孩儿下杖很轻，不觉得痛，孩儿
知道这是母亲年老体弱的缘
故，所以伤心落泪。”

韩伯俞的事迹还散见于
《龙纹鞭影》、《太平御览》等
书，他的孝行还被选入了古代
青少年普及读物《幼学琼林》。

散文

空村
王太生

去山区旅行，在半山腰遇见一座空村。
这是一座有上百年历史的古村落，粉墙黛

瓦，在山间清晨的草木深处，显得空寂而荒芜。
我们一行人，顺着一条蒿草没膝的小道，从坡上
而下，探访空村。

房舍斑驳的老墙上，有两条歪歪扭扭的标
语：“只生一个好”和“地质灾害点，请勿靠近”，
用朱红油漆与白石灰水，在同一个地方，不同的
时间里，分别由不同的人书写——显示出一座
山村，前世的人丁兴旺与今生的空无人烟。

老祠堂里祖宗的牌位都搬走了，村子里见
不到一头耕地的水牛，也不见有谁“晨兴理荒
秽,戴月荷锄归”。

人走屋空的村子，像一只被丢弃的巨大鸟
窠，会遗落下一两片轻盈的羽毛。空村，是一群
人不曾走远的梦，似乎还残留一座村庄昨日温
热的体温。

站在空村里，看别人并不遥远的生活，那些
曾经的老故事：鸡飞狗跳、屋顶炊烟、铧犁耕田、
低头数钱……以及一场暴雨后的山体滑坡，泥
石流滚滚而来。

村舍里有厢屋、坪院、石墙、台阶、猪圈、茅
坑与柴火堆……顺着高高低低的石板路往里
走，人恍若是一条鱼，潜入一座淹没在时间水底
的村庄。听有人声，一只翘着大尾巴的松鼠，

“呼”，从屋脊一侧，蹿到另一侧。花叶摇动，消
失得无影无踪，无声无息。

有些墙体开始坍塌，没有人居住的房屋，也
就缺少了热气和力量的支撑。

曾经居住在这里的人，早在几年前就搬走
了（包括最后一头牲畜），门环泛着铜绿，但他们
不约而同，一律把门锁上。

当他们回过头来，再看一眼，被情感和灾害
缠扰了几辈子的村庄，还是把门轻轻合上，那老
式木门的“吱嘎”声，在空山幽谷显得十分清
晰。村民们是担心搬走后，那些山间的明月会
住到自己以前的老房子里么？灌满一屋的清
风，会吹散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曾经的梦呓？
以及土灶台上有过的袅袅螺旋上升的水汽——
还是把旧梦保存在一个地方吧。

当然，在空村里依然留有生活的痕迹，有些
痕迹是搬不走的。

一截旧木槛，被磨得圆润发亮。不止是一
双鞋和脚，才把它磨砺成这样，大概会有一个老
实巴交的山里农妇，捧着一只大碗，坐在这旧木
槛，一边扒拉着碗中的饭食，一边向远处山野一
道弧形的天际线东张西望。

鸡笼猪圈里，铺着一层厚厚的穰草，有猪仔
和鸡仔浅浅的匍匐凹陷状。在半爿猪圈里，一
只黯旧的木桶，孤零零地斜倚一角，落满灰尘。
起初这只木桶也许并不是干燥成这样，而是装
着明晃晃的半桶山泉水，有一星小砂眼，像时间
里的漏斗，一滴一滴往外跌落，直至风干。

半桶水就这样漏了，一只木桶，被凝固在旧
烟火生活里，还是从前的姿势，一座村庄还是从
前的姿势。

一只大黄狗在村庄里寂寂走着。谁家的大
黄狗？主人搬走后，将狗遗弃？山里人重情重
义，估计不会做出这样小心眼的事。是大黄狗
顾念旧窝，趁主人不注意，从新家偷偷溜出，跑
进山里，嗅嗅停停，停停嗅嗅，寻找从前那只被
它撵得满村跑的芦花大公鸡。

有一户人家，屋前坡上是一片青青桑树
林。叶片大而碧，在这山间早晨红晕的霞光中，
对着天空，透映着清晰的筋络。

最不解风情的，还是那一袭藤蔓，挂在线条
粗犷的石墙上，不知寂寞，已然结毛茸茸的瓜纽。

早 春（国画） 傅春梅

王宝贵书法

文苑撷英

毛泽东诗海架金桥
曹一凡

第三金桥 连接豪放风格与婉约风格
关于诗词的风格，历代诗人词家中，有爱

写豪放的诗词，也有爱写婉约的诗词。两种
风格，各有千秋。如北宋文学家苏轼，他写的
诗词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
面独具风格，形成豪放派，对后代有很大影
响。其词《念奴娇·赤壁怀古》和《水调歌头·
丙辰中秋》等篇，广为流传，至今还被人们反
复吟诵或写成书法作品。南宋女词人李清
照，善写婉约风格的词，如《醉花阴》、《声声
慢》、《念奴娇》、《永遇乐》等，采用白描手法，
情真意切，语言清丽，崇尚典雅，别有妙趣。

毛泽东写的诗词，风格多为豪放的，也有
婉约的。他更善于将婉约和豪放结合在一
起。如 1923年 4月，湖南军阀赵恒惕下令通缉
他。他离开妻子杨开慧去上海时，开慧抱着
半岁的儿子岸英，还怀着孕，为他送行。为革
命，别妻离子，奔向远方。他在列车上一夜未
眠，写出了《贺新郎·别友》这首词。1996 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诗词集》，
将这首词列为第一篇。“挥手从兹去。更那堪
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
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
雾，算人间知己吾与汝。人有病，天知否？”词
的上半阕感情真挚，语言委婉，是婉约风格。

下半阕以“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
宇。重比翼，和云翥”作结束，则是豪放风格，
充分表达了他参加革命斗争的强大决心，同
时也烘托了未来大革命的声威。“重比翼，和
云翥”，说的是将来革命高潮到来时，他与爱
妻在云霄中比翼双飞。

第四金桥 连接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
“客有歌手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

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
《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这是战
国时楚国辞赋家宋玉《对楚王问》中的一段
话。《下里》、《巴人》是古代楚国民间通俗的歌
曲；《阳春》、《白雪》是楚国较高级的音乐。后
人将《阳春》、《白雪》比喻为高深的文艺作品，
而将《下里》、《巴人》比喻为通俗的文艺作品。

历代诗人中，有喜欢写《阳春》、《白雪》，
爱作高深的诗；也有人喜欢写《下里》、《巴
人》，爱作通俗的诗。

毛泽东的诗词，融《阳春》、《白雪》和《下
里》、《巴人》于一炉，达到了既高雅，又通俗，
雅俗共赏。笔者在学习中体会到：他早期写
的《贺新郎·别友》、《五古·挽易昌陶》、《七古·
送纵宇一郎东行》和《虞美人·枕上》，词语高
雅，《阳春》、《白雪》的成分多一些。后来的许
多诗词中，既有高雅的词语和古代典故，更多

的十分巧妙地运用现代词语、民间口头语和
民谣，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使读者喜闻乐见，
百读不厌。如“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
动”（《西江月·井冈山》）、“收拾金瓯一片，分
田分地真忙”（《清平乐·蒋桂战争》）、“山下山
下，风展红旗如画”（《如梦令·元旦》）、“齐声
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渔家傲·反第一次大

“围剿”》）、“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清平乐·会昌》）、“不到长征非好汉，屈指行
程二万”（《清平乐·六盘山》）、“小小寰球，有
几个苍蝇碰壁”（《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水调歌头·
重上井冈山》）等句，真正达到了通俗易懂，家
喻户晓，广泛流传。“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
回首，离天三尺三。”《十六字令》中这句“离天
三尺三”，就来自湖南民谣。1965 年秋写的

《念奴娇·鸟儿问答》这首词中，“鲲鹏展翅，九
万里，翻动扶摇羊角”，是化用了《庄子·逍遥
游》中的典故，十分高雅。最后句是：“土豆烧
熟 了 ，再 加 牛 肉 。 不 须 放 屁 ，试 看 天 地 翻
覆”。这几句《下里》、《巴人》，更是俗中见雅，
明白如画。

《毛泽东诗词集》中的 67 首诗词，笔者经
常阅读，多次品味，百读不厌。

（下）


